
我在媒体上知道山东大学
将承办国际史学大会的报道，
看到齐鲁晚报关于《大众讲坛》
要开讲《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
大会》的预告，对这场讲座抱有
很大的兴趣。我推掉周六的活
动，提前半小时来到了省图演
播厅挑了第一排的好位置。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王育济教授按时开讲，他是
省历史学会会长，还是中国史
学会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的秘书长。王教授讲得很生动，
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由来，
特别是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曲
折历程讲得浅显易懂。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可谓历
史悠久，自1900年在巴黎创办，
欧美史学界至今已举办21届，
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称，但
亚洲国家却从未举办过。20世

纪之初，贫瘠落后的旧中国并
不乏知识先驱的奔走呼吁，早
在1905年，著名报人黄节就报
道过大会的消息，1923年陈训
慈（陈布雷之弟）以年轻人的敏
锐著文介绍大会，为“堂堂中华
竟无人参会”而扼腕叹息。向达

（新中国第一批一级教授）在上
世纪20年代更是惊呼：“学不如
人，斯乃大耻！”90年后向达的
这篇文章被史学界发掘出来，
足见当年知识分子的紧迫感。
1929年朱希祖倡导组建我国历
史学会，说“我们再不进行，实
在给外人笑我们太没出息了”；
1938年，正在欧洲访问的胡适
先生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第
八届大会并做了演讲。百年来，
向达、蔡元培、傅斯年、陈寅恪、
胡适、胡乔木、季羡林等人都积
极推动中国的参与。1985年，刘

大年、季羡林等18人正式参加
了在德国斯图加特举办的第16

届大会。团长刘大年讲话，对海
峡两岸关系讲得很精彩，“海峡
两岸既然有共同的历史，也必
然有共同的未来”。

重温我国史学融入国际的
曲折历程，更加深了对国际历
史科学大会的了解，“中国需要
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据王育
济教授介绍，8月在济南举办的
第22届大会上，近80个国家的
2000多名中外历史学家将围绕
80多个议题，举行150多场学术
讨论。这不仅是国际历史科学
大会创办100多年来首次在中
国、在亚洲国家举办，更是我省
的一大文化盛事，也是提升济
南作为山东省会、孔孟之邦的
最好宣传，我们的泉水历史、儒
学文化史、植根于各地古老村

镇的民俗与家风，都会引起世
界史学界的重视与传播。

眼下，距离8月23日开幕已
进入倒计时了。本来笔者认为
这样重要的讲座必有攘攘听
众，但省图现场听众并不是很
多，大部分还是老年朋友。我们
的城市，无论从气氛的推动还
是大众知晓程度上，还需要对
这届非同寻常的史学大会大张
旗鼓地宣传。在讲座最后互动
时，不少听众说这是北京申奥
成功之后，我国申办的又一个
国际盛会，这一世界级别的大
会由济南主办，是我们济南人
的骄傲。我们是礼仪之邦，素以

“有朋自远方来”为乐事，应该
像承办全运会、十艺节那样，创
造热烈与喜庆的气氛。

百年难遇的好机会，济南，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的经纬情怀

泉边的端阳

【行走济南】

□徐可顺

国际史学大会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吗？
【史学钩沉】

□韩庆祥

闻听济南经纬路，是上世
纪七十年代。那时给亲戚寄信，
父辈都让写“经一纬× 路×
号”。作为土生土长的乡下孩
子，写下这些字的当儿，自然联
想到地球仪上那些弧形的经纬
线,心里也就憧憬着哪天能去济
南见识见识。

徒步走经纬路,是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后期。那时毕业分配
刚来济南,就去经三纬五路中山
公园附近的装具厂找同学。出
行前,人生地不熟的我向同事打
听线路：知道天桥吧?知道,从火
车站来单位时师傅告诉过我。
那就好说了!由北向南走过了天
桥，面前横着的那条大马路就
是经一路，向南依次是经二、经
三路……下了天桥向南直通的
那条路就是大纬二路，向西顺
次是纬三、纬四路……这样细
数着绿荫蔽日的条条经纬路，
果然如愿以偿。从那以后，灵秀
时尚就成了我概括济南的关键
词,感觉在济南要找个单位什么
的，犹如在地球仪上数经纬度 ,

只要知晓它在经几纬几，心中
划个坐标就八九不离十了!所谓
大道至简是也!

我一时沉浸在驾轻就熟的
喜悦中,心里美滋滋的。

随后的一天傍晚,经七路上
一家木材厂的同室同学打电话
让我过去玩 ,我爽快答应 ,哼着
小曲 ,直奔心目中的经七路 ,可
怎么也没找到同学的所在地。
借着路灯看看门牌号,蓝底白字
分明都写着纬七路××号。见
鬼了? !红晕的灯光泻在白色字
上 ,醒目的白也模糊成了褐黄
色 ,似乎更凝织了我的疑问。看
着天色已晚 ,我只好重返单位。
同样以单位为家的同学电话中
叹惜:我也才知道济南经纬路与
地球仪上经纬线是相反的 !呜
呼!可不要忘记世间还有一种任
性叫惯性思维。

真正让我“经纬分明”的是
家住老商埠区的刘大爷。作为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他鼻
梁上架着的眼镜后面总闪烁着
睿智的光。他告诉我 ,初来济南

都这样。你知道织机吧 ,那织物
上纵向的纱线就叫经线或经纱,

反之就是纬线或纬纱；经长纬
短 ,经宽纬窄，济南的经纬路也
从这个理儿。这或许还与咱济
南纺织业发达、织机家喻户晓
有关。可不是呗 ,济南的国棉厂
那时就有十好几家,真是百年商
埠、织纺经纬啊!细思量，这何尝
不是劳动启迪出的智慧呢。刘
大爷由远及近的点拨,逐层撩开
我的迷雾,我又神游到了经三纬
五 路 — —— 我 认 识 济 南 的 起
点——— 并以此为原点在头脑中
勾勒着经纬济南的轮廓,仿佛一
下子置身于纵横交错、商铺林
立的商埠区,经七路上的木材家
具厂应在经七路与经十路交汇
处这一带,我恍然大悟!

恐迷经纬路，频示城外人。
带着这样的大彻大悟，在以后
的时间里 ,我如祥林嫂一般 ,见
人就说逢人就讲,特别是在写信
的末了 ,总要提及商埠区经纬
路,好让想来泉城游玩的亲戚及
外地同学不再重复我昨天的故

事。
就这样兴奋着、回味着、咀

嚼着，忽有一日，我在市图书馆
听讲座时，凝望着上世纪二十
年代的济南地图，那些在我心
中镌刻多年的经纬路，突然膨
胀、凸立起来，穿过二环路与绕
城高速，游龙般伸向无垠城际，
继而又细化成为乡野的阡陌小
路、田间的经纬畦垄，方方正正
地规矩着丰收的青稞……

是啊，“田”字一出头，瞬间
就成了“井”，“井”由“田”生，

“田”促“井”成，农田与市井本
是同根相生、一脉传承。在那
条绵绵发展、休养生息的链条
上，乡村是城市的开始，城市
是乡村的发展，夏商周时期的
井田制，与老商埠区内的经纬
路不也隐喻出异曲同工之妙
吗？!

心里想着，我嘴边哼出了
这样的小调：世间本是棵长青
藤，城乡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
着藤，藤儿连着瓜，时空演进的
路上，只有先后，没有……

在车来车往中，一位老大爷正
沿街乞讨，他只要馒头不要钱。

有一位小伙子感觉蹊跷，就上
前问他：“大爷，您多大年纪了？”

“八十多了。”大爷说。
“这么大年纪了，您怎么还出

来要饭呢？”
“唉，没办法，被儿媳妇撵出来

的，儿子不当家。”
“您家是哪儿的？”
“我的家啊，济宁往东。”
“叫什么地方呢？”
“邹城。”
“邹城的什么地方啊？”
“北宿镇落陵村。”
“您老伴呢？”
“没了。”
“您出来多长时间了？”
“我出来天数不少了，一年多

了。”
“这一年多，您都是要着吃

吗？”
“嗯。”
“那您睡哪儿呢？”
“我睡在这里头。”老大爷用手

指了指他用塑料布围扎好的三轮
篷车说。

看老大爷如此可怜，小伙子接
着关切地问：“您怎么不找找有关
部门来解决一下问题呢？”

老人说：“找过，他们把我送回
家去了，送家去后又被儿媳妇撵出
来了。”

“那您到养老院不行吗？”
“养老院不叫去啊。”
“为什么？”
“有儿的不叫去，有闺女的不

叫去，有侄子的不叫去，光棍孤独
的才叫去呢。”

“您有几个孩子啊？”
“就一个。”
听老大爷说就这么一个儿，小

伙子禁不住愤懑地骂了一句，然后
他看看天色，见要下雨了，又担心
地问老大爷：“下雨您上哪儿去
啊？”

老大爷又指了指他的塑料篷
车说：“下雨我就在这里头，这里面
严实，下雨也不漏。”

“您冬天怎么过？”
“冬天也在这里头。”
“过年回家没有啊？”
“没有。”
“在家里，他（她）打您吗？”
“打！”
“儿还是儿媳妇打您？”
“儿媳妇。”
“您有孙子孙女什么的吗？”
“有，有个孙子。”
“多大了？”
“19岁了。”
“19岁了，那孙子不管您吗？”
“管不了。”
“那您儿子不管吗？”
“管不了啊！”说到这里，老大

爷挥挥手，“不说了，我过黄河，过
了黄河就不回来了。”

“您过黄河干吗去啊？”
“我让她撵着我玩吗？从年底

撵到年尾！我这一去就不回来了，
在路上我就完了……”

天阴沉得越来越厉害，小伙子
硬塞给老大爷五十块钱，并强留他
说：“马上就要下雨了，您别走了，
去我家住吧！”

老大爷执意要走，说：“不走不
行，没事儿，我走了！”

说着，老人骑上他的三轮篷
车，越走越远，渐渐消失在了阴沉
的天幕中。

远处雷声响起，天真的要下雨
了……

□杨福成

过了黄河不再回

在印象里，一直认为端阳
是南国的端阳，那边有江，江上
可以赛龙舟，当千面战鼓敲响，
龙舟竞渡，江南的豪迈终于显
露出来。我们泉城没有江，只有
明丽的泉、婉转的河，虽然大明
湖里也有龙舟比赛，可是少了
大江的浩荡，倒是添了几分妩
媚。前几年听一位住在农村的
朋友讲端阳，节日来临的时候，
村里的老老少少就忙碌起来，
到麦地采艾蒿，然后搭车拉到
城里去卖。听着就充满诗情，城
里的端阳是生活的仪式，农村
的端阳是诗经般的劳作。

我们每一个传统佳节都是
一场生活的仪式，是对一种文
化的祭奠。青青的艾草来到城
里就成了家家户户的圣草，人
们把它插到门楣上，扫除邪气，
趋避鬼祟。漫长的岁月里，艾草
年年在人们的心头生发，延续
着一个庄严的仪式，那是一个
驱除腐朽雾障、向往清新日子
的典礼。

端阳节有着多元的内涵，两
千多年前的这一天，楚国大夫屈
原为了他破碎的故国自投汨罗
江。他的纵身一跳震撼了我们的
民族。两千年来多少诸侯列国亡
覆，没有人凭吊，只有屈原的精
神能量流传至今，是为了悼念那

个腐败的楚国吗？当然不是。是
他的《天问》，他的《九歌》，唱出的
人间正气，感动了我们两千年。
为了这一腔正气，人们才采艾
草、插艾草，以最草根的形式表
达最崇高的情感。

当男人们叱咤在龙舟之
上，女人们用五彩的丝线缠起
一个个菱形的彩菱佩挂在胸
前。在我们的泉边，往昔的女人
们则把彩色丝线系在孩子们的
臂上，她们管这种诗一样的仪
式叫“长命缕”，进行着这样的
日子，日子里的女人便有着挥
之不去的妩媚。端阳是用形象
化的语言表达对未来期盼的。
有道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这是伴随那些彩菱、彩线的宿
命说辞。尽管人们明白五彩的
梦里也有悲欢离合，还是乐此
不疲地追寻。遗憾的是我们剪
断了那根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五
彩丝线，虽然享受着现代的物
质生活，有时却活得苍白。原来
生活里的色彩来自传统，不能
舶来，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遗传下来的端阳就只剩下
了吃粽子。现代概念的粽子也
无须自己包了，到超市买来，即
食即可。吃完了，都说没有粽子
味。那么粽子到底是个什么味？
现代人未必都说得清。因为你

没有吃过过去的粽子，没有比
较，结论下得就虚妄。还得从传
统说起，端阳的粽子、春节的饺
子，都是自己动手包的，唯自己
动手才有对生活的虔诚，对生
活虔诚了才能品出生活的味
道。记得我的母亲在端阳节前
包粽子，早早就泡就一大盆江
米，备下红枣，糖料、青红丝；把
苇叶洗净，临包前又用开水煮
过，再把彩线剪成适中的段，这
一套采买准备就要忙几天。待
包时，只见母亲两手一围就把
苇叶围成一个漏斗状，用一个

小碗舀进泡好的江米，加上各
色料品，把苇叶的漏斗盖好，缠
绕彩线，一个粽子就包好了。不
同馅的粽子用不同颜色的线，
只有母亲分得清。粽子要煮好
几锅，端阳那天除了自己吃还
分送给左邻右舍，邻居们也有
粽子送来，邻里的关系就在粽
子的彩线中结紧了。

端阳节除了吃粽子，还要
喝雄黄酒。有的人家把雄黄与
蒜捣碎拌和在一起，撒到院内
墙根墙角，说是可以辟邪、避毒
虫。其实它避不得毒虫，只是民
间的一种仪式，这个仪式昭告
着，我们的生活拒绝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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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亭】

□孙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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